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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那一缕人间烟火气
（外一首）

■ 曾晓华

进入腊月。天冷，下雨，又回暖。
传统的新春佳节，渐渐近了。
村庄里。阳光明媚，和风吹拂，村道整

洁，热闹欢腾。
年味，越来越浓。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忙忙碌碌。除旧

迎新，张灯结彩。
贴春联，“利是”。红彤彤的，满满的喜

庆吉祥。
祭拜祖先，祝福丰年。
响了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后。全家人

开始吃幸福的团圆饭。
升腾起那一缕的人间烟火气，春天就来

了……

◎ 迎春花

在冬天，在村庄，在路口。
你在寒意中热情地绽放。
一朵，一朵的小花。金黄色的，美丽极了。
这个季节，因你而温暖和芬芳。
阳光，白云，微风，鸟鸣。
迎春花开，播种希望。
春天就在路上，朝着我们的方向走来……

每年到了春节前夕，餐桌上都
少不了母亲做的大鱼大肉，虽然美
味，但每次我只要多吃几口，娇惯的
肠胃便会发起抗议，严重的时候还
需吃药去医院才能缓解。每到这
时，母亲便着手准备做我最爱的元
宵了。

都说“南汤圆北元宵”，而在北
方的元宵种类中，以滚出来的元宵
为最佳。村子里，一些元宵加工作
坊大多是用机器来制作元宵的，但
我认为，母亲用纯手工的“滚法”滚
出来的元宵，才是最合我心意的。

滚元宵是一项相当繁琐的工
作，首先需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材
料。母亲往往会提前去集市上买来
糯米、黑芝麻、核桃仁、花生、冰糖、
白糖，还要把大号的簸箕刷净晾干
备用。磨糯米粉和做馅料这两道工
序，往往也需要提前进行。

一般腊月里的集市上，就有摊
贩开始卖糯米了。儿时我最喜欢跟
着母亲赶集，我就像跟屁虫一样尾
随在母亲身后，穿梭于人群中。集
市上的摊贩大多是按区域划分，这
一片是卖菜的，那一片是卖衣服的，
诸如此类。到了集市后，母亲径直
走向卖米面粮油的区域，只见她一
眼掠过排成行的米袋，便会直接走
向中间的袋子，母亲从中舀出一些
糯米，颠了颠，便决定买这一袋米。
有时我心中还嘀咕，难道不需要好
好挑一挑、比一比吗？后来才知道，
有经验的主妇们，往往一眼就能挑
选出优质的糯米来。

糯米买来，需要浸泡在大盆里
进行淘洗，然后再打捞出来，放在筛
子上控干水分，之后在石碾子上进
行碾压。石碾子是爷爷家以前做豆
腐留下来的老物件，在这个时候派

上了用场。放好糯米后，母亲转动
石碾子，伴随着“吱呀吱呀”的声音，
湿乎乎的糯米粉便出现了。再将这
些粉倒在细筛上过滤，用不了多久，
细如丝白如雪的糯米粉就诞生了。

制作馅料也是个技术活。只见
母亲把芝麻、花生分别倒入炒锅中
进行煸炒，火候也是极其讲究的，火
大了，味道太重，火小了，香味出不
来。母亲每次翻炒得都恰到好处。
芝麻花生出锅之后，放在案板上晾
凉，再用擀面杖碾碎，同时也要将事
先准备好的核桃、冰糖碾成碎，然后
将它们混合在一个盆里，搅拌均匀。

做馅料最后的步骤是用白糖熬
糖稀，把熬好的糖稀浇在这个盆
里。慢慢地，原料黏在一起，母亲便
把它们放入一个木制模子里进行碾
压。等压成形后，脱模、晾凉、刀切，
一个个芝麻花生核桃馅便出炉了。

有时候，还没等到母亲把原料
装进模子，扑面而来的香味就招出
了我体内的馋虫，实在忍不住了，我
就会用勺子舀一点塞嘴里，吃得我
眉梢嘴角、衣裳头发都是香香甜甜
的。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我颇为期待
的滚元宵环节了。母亲将一块块的
馅料过水，放在装有糯米粉的簸箕
里摇滚，滚一遍，过一道水，再滚一
遍，再过一道水。那些穿上白外套
的馅团子，像一个个淘气的小娃娃，
在簸箕里翻着跟头、打着滚，有趣极
了。滚呀滚呀，元宵就像雪球一样，
越滚越圆、越滚越大。

我最爱吃母亲纯手工滚出来的
元宵，和买的现成的元宵、汤圆相
比，煮好的滚元宵珠圆玉润，吃起来
有嚼劲，不粘牙，香甜软糯，就连汤
汁都是黏稠滋润的，美味极了。

滚元宵虽美味，制作却相当繁
琐，但幼时的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才刚进腊月，我就天天追着母亲
问：“什么时候吃滚元宵呀？到底什
么时候吃滚元宵呀？”每每这时，母
亲便笑笑捏我的鼻子，说道：“真是
个小馋猫！”

后来，我和弟弟报考了南方的
大学，毕业后也都留在了外地工作，
有时元宵节也难以回家团聚。怕母
亲手工滚元宵麻烦，我便提前电话
里叮嘱她，直接去超市里买几袋汤
圆得了。母亲每次都爽快地应允
着，可每次回到家，又都能看到桌上
摆放的热气腾腾的汤碗，碗里是熟
悉却久违的滚元宵。吃着母亲滚的
元宵，热气扑面，润湿眼眶。

滚元宵用的簸箕依旧立在墙角
里，虽被母亲刷洗得干净整洁，却也
掩盖不住多年使用的痕迹。母亲就
是用这样一个簸箕，年复一年地滚
着元宵。那何止是一颗颗元宵啊，
而是对子女深切厚重的爱！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和家人一
起过年。当我走进老屋，看到院子
里的那棵杨桃树，那棵布满沧桑的
老树，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树
干上镌刻着岁月消磨的痕迹，树梢
再也长不出浓密的枝叶。但仍然听
见几只小鸟在树上卖弄着清脆的嗓
音。此时，我不由想起杨桃树的许
多往事。

童年的记忆中，茂密的杨桃树
陪伴着我与老屋，它一个劲地在院
子里茁壮成长。由于家里土质好，
营养充分，小小的杨桃树长得很快，
几年下来枝繁叶茂，茂密的枝叶铺
盖了院子里的大半个角落。听父亲
说，杨桃树是我出生那年种的，如今
已陪伴我成长了五十多年。

每逢收割季节，院子里需要晒
谷子，父亲就叫我把杨桃树的树枝
剪掉，但每次修剪我都十分不舍。
父亲就安慰我，修剪过后杨桃树会
长得更加旺盛，它会努力伸展枝丫，
吸收更多的阳光和水分。确实过了
不久，杨桃树很快壮了起来。待到
长到更壮时，我已到别的村上学去
了，每天放学回来都会瞧一瞧，看看
树上是否开花结果了。有时天气炎
热，我们都会坐在树下那个小石凳

上乘凉。
岁月流转，杨桃树开始开花

了，粉红的花一簇簇地挤在一起，
好看极了。春天里的微风轻轻吹
拂，院子里充盈着花香。可爱的小
蜜蜂在花蕊上采花，小鸟、蝴蝶也
在树上飞舞。树下落满了花朵，飘
洒一地。阳光投下树的影子，偶尔
一阵清风吹过，花朵纷飞，树影摇
曳，坐在小凳上望着地上的花瓣，
像是落下的花雨，还来不及感受到
那股花香，便随风吹去。花掉了，
树上也开始结果了，小小、青青的
果子形成五个菱边。盼着，盼着，
盼望树枝挂满果子，尽快让我尝到
甜甜的果味。

几个月后杨桃果熟了，金黄色
的果子挂满了树枝。我摘下胖胖的
果子，削去菱边，沾上辣椒、食盐，咬
上一口，脆脆鲜甜，这是炎热的南方
不可多得的水果。有时果子多了，
我会摘下来分给邻居品尝，他们尝
过了也赞不绝口。

老屋里的杨桃树，给予我的不
仅是快乐与甜美，还陪伴我度过美
好的童年时光。假日里我带着伙伴
到家里玩耍，见树上的杨桃果熟了，
我们几个就爬上树，看谁摘到最大
的杨桃果。大家开心地在树底下吃
完了杨桃果，然后尽兴地玩起了游
戏。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考上
了镇上的中学，不久又到外县师范
读书，毕业后分到城里工作，回家的
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几十年的光阴
流逝，儿时的玩伴也少了来往，由于
杨桃树长得过于茂盛，枝叶已经把
老屋和邻居的瓦房遮盖了不少。父
亲只好把部分树枝砍了又砍，只剩
下顶上的几枝依然耸立着，院子里
的光线也敞亮了许多。

父亲走后，陪伴在老屋的杨桃
树也苍老了很多，果子味道也渐渐
不如从前。抬头看着老树，斑斑驳
驳地留下许多伤痕，看着剩下几根
积极向上的树枝和半边光秃秃的树
干，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一种惋
惜和遗憾不禁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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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湖镶嵌在东坡书院的门前广
场上，如今已经成了进入东坡书院游览
的必经之地。这里有苏东坡的遗踪，在
这里，东坡湖曾用它的恬然、朴实、幽
静，解疗苏东坡那颗孤独、落寂、忧郁的
心，抚平了苏东坡内心无数道伤痕，激
发了苏东坡晚年的创作热情，苏东坡一
生最后靓丽的转身、成功地“突围”，与
它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走近东坡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与其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湖，不如说是
一幅风光旖旎、朴实无华的田园画卷。
它徐徐地展开在东坡书院的面前。站
在湖边，只见树木葱茏，繁花点点，环绕
着一湖清浅碧绿的秀水，水榭亭台掩映
在翠树丛中，让秀美的景观平添了几分
韵味。湖面上，波光潋滟，满是簇拥在
一起的荷花，翠绿的荷叶，亭亭玉立，在
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摆着婀娜的身子，
犹如仙子一般，迎接八方来客；在花开
时节，素洁的荷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
混杂着泥土的芬芳，沁人心腑，令人赏
心悦目，心旷神怡。连贯南北的曲桥横
卧在湖面上，矫健的倒影宛如扭动身子
的长龙，搅动了一湖清静；沿着曲桥行
走，披着一身清幽的芳香，七转八拐，来
到东坡书院山门前，迎面看到的是伫立
在门前的一株显得苍老古朴的大树，还
有山门上方的“东坡书院”几个大字。

据考证，这株垂暮之年的古树，名
叫“滑桃树”，属大戟科乔木，主要分布
于亚洲南部、东南部热带地区和我国云
南、广西、海南。它是儋州的“老市长”
陈荣选亲手栽种的。明万历二十三年
（1595）陈荣选任儋州知州，历时五年。
在任期间，捐资重建载酒堂，增建载酒
亭、钦帅堂，刻钦帅泉碑，他对东坡书院
发展建设的历史功劳，就像这株古老的
滑桃树一样永远屹立在东坡书院。这
样算来，古老的滑桃树已经有400多岁
了，它见证了东坡书院的岁月沧桑。

山门上方匾额的“东坡书院”几个
大字，沉雄强劲，有苏体风韵。落款是
张绩。张绩是儋州人，清代嘉庆举人，
曾历甘肃古浪、清水知县，后转任岷州
知州、文县知县，有政声。无愧是深受
过东坡遗风的熏陶，连书法都追随东坡
的风格。张绩不仅是著名书法家，东坡
书院里匾额的“载酒亭”“一代传人”也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是儋州山歌能
手，在民间有“歌王”的称号，至今他创
作的一些山歌，还在民间传唱，成了儋
州山歌的经典。

除此以外，东坡湖四周给人的感觉
都是新鲜的，连东坡书院的山门也是10
多年前仿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革
命军独立团团长王定华全面重修东坡
书院时的模样重建的。唯有古老的滑
桃树和由张绩书写的“东坡书院”，才让

人感到眼前的田园风光蕴含几分古朴
沧桑的韵味。

东坡湖原本是黎子云别墅前的水
系景观。绍圣四年（1097）七月，苏东
坡贬居儋州，不久后在军使张中的引
见下，到黎子云家中“坐客”，并被黎子
云相邀在这里垂钓。苏东坡在居儋期
间的《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
诗中曾写道：“居临大池，水木幽茂。”

“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使君亦命
驾，恨子林塘浅。”那个时候，在苏东坡
的眼里，这里仅仅只是“大池”、水比较
浅的“林塘”。即便是这样，与杭州、惠
州西湖有过不解之缘，站在长江边上
高唱过“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在内心深
处依然对此感觉到非常亲近和满足。
眼前的田园风光，以及在此“躬农圃之
劳”“室迩人自远”的黎氏兄弟，不仅消
融了苏东坡初到儋州时“淡然无一事，
学道未至，静极生愁”的不适感，而且他
还希望“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鴃
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苏轼《和陶田
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其二》），并在自
己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毅然参与“醵钱”
造屋，建造载酒堂，以文会友，传播中原
文化，北归时已经俨然把自己当作“儋
耳民”了。

苏东坡真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
派”。他说自己，“吾眼中无一个不是好
人。”他更为幽默风趣的说法是，“吾上
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如
此率真可爱的苏东坡，我想在中国漫长
的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只要有
事做，有人交往，能给他人快乐，就是医
治他内心伤痛的灵丹妙药。有人说，是
中国文化铸就了苏东坡的伟岸。然而，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文化历史长
河中是苏东坡耸起了一座令人仰止的
高峰，而这又与他在儋州“九死南荒”的

“奇绝”经历密不可分。苏东坡因率真
自适，所以他能穿越社会各阶层，洞察

各领域，以伟岸之躯融入茫茫大地，既
汲取能量，又广施悲悯。也就是从在黎
子云家“钓其池”这个时候开始，苏东坡
找回了自己，“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
水，著书以为乐，时从父老游。”（苏辙《亡
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仅仅居儋三年，他
克服“资养所给，求辄无有”的困难，全
然不顾政敌强加给自己的“贬官”和由
此带来的种种内心上的煎熬，给中国文
化历史留下了丰硕辉煌的成果，而且文
风“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受到了后人
的推崇。

据当代苏学专家研究统计，东坡居
儋作诗130首（其中“和陶诗”58首），词4
首，文145篇（其中，杂记79篇，海外史
论16篇，信札43篇，赋5篇，表2篇），以
及学术著作《东坡书传》《东坡易传》《论
语说》（俗称“三书”）。“和陶诗”和“三
书”，被晚年的苏东坡视为平生骄傲，对
此他非常自信。在儋州和遍陶渊明的
诗后，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追和
古人，则始于东坡。”“三书”写成后，他给
友人的信中也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

《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
过。”并抚卷自言：“今世要未能信，后有
君子当知我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
墓志铭》）。大文豪超越时空的预言，绝
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

更为重要的是，苏东坡以自身无与
伦比的人格魅力和璀璨夺目的文化影响
力，自适随性的感染力，开化了一方，“转
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王国宪《重修

〈儋县志〉叙》），从此儋州乃至海南“听书
声之朗朗，弦歌四起”（同上）。“宋苏文公
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
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清·戴肇晨《琼
台纪事录》）这是后世人们的共同心声。

东坡眼中“大池”，后来被人们称为
“东坡塘”，苏东坡与这片水系景观永远
地连在了一起。再后来，“塘”被人为地
填了，变成了“田”，金波稻浪取代了“水
木幽茂”，但人们还是习惯把这片水田
称之为“东坡塘”。昔日的景观没了，儋
州黎民百姓心中的苏东坡却永远不可
能磨灭。大约10年前，这里又被重新开
挖，并进一步扩大，成了如今的“东坡
湖”。毋庸置疑，它肯定是无法与杭州
的西湖、惠州的西湖比拟的，但毫无夸
张地说，不论是风景还是规模，都已经
是旧貌换新颜了。大概人们知道苏东
坡在杭州和惠州都偏爱西湖，在东坡居
住过的儋州也应该有一个湖吧，让东坡
高洁的灵魂永远尽享那份恬然、自适，
不再受到颠沛的袭扰。

站在东坡书院山门石阶上，我引颈
遥望，这时一阵清风吹过，湖中荷叶摇
动，好似东坡缓步低吟走过，斜阳洒落
一身黎庶装扮的身影……，卷起了阵阵
荷韵馨香。

小区的玉兰花开了，像落了一树的雪。
有人在玉兰花虬曲的枝条下踱步，有人近前

观赏这一树树打碎了的景泰蓝瓷片。打碎了的景
泰蓝瓷片，落在枝头，沉甸甸的，每一片都细腻得
让人心生怜惜。我真想伸手去摸摸这立起来的瓷
片，又怕划伤了手指。

果真划伤了指尖，枝头该多出一页紫红的花片。
紫红的玉兰花多了一分贵气。白玉兰素雅，

一朵朵白玉兰盛开在枝头，就是一朵朵打坐在枝
头的莲花，白皙透亮，蕊里安坐着一个个吹弹可破
的梦。那梦，碎裂开来，又是一朵莲。

江南的玉兰花开得早，三月中旬，就已开白
了。诗人李渔说，世无玉树，请以此花当之。众花
之开，无不忌雨。真是的，此花一开，就得急急赏
玩，若是落过一场春雨，这瓷片便易碎。

车前子说，打碎的玉兰花瓷片上落着乌龙茶
茶渍。

落着茶渍的玉兰花片真好。赏玉兰花当有一
盏茶。

一盏茶，盈盈一握，而一树一树的玉兰花就站
在窗外，大快朵颐的样子。我总觉得硕大的玉兰
花开，不是开放，是开怀大笑。它们把隐藏在内心
的话敞开胸怀说，说得大快朵颐。赏玉兰，就干脆
搬一只木凳，安坐在树下，花就在头顶开放，手中
的杯盏溢着茶香。茶香缕缕，清风几许，若是有一
本旧书翻开在眼前，旧书的旧气跟着茶香，氤氤氲
氲地飘。这样的景致，花的幽香从枝尖掉下来，落
在杯盏中，钓出茶的香味来。

花香能钓出茶香，也能钓出花中的故事来。
相传很久以前在一处深山里住着三姐妹，大姐

叫红玉兰，二姐叫白玉兰，小妹叫黄玉兰。一天她
们下山游玩，发现村子里冷水秋烟，沉寂一片，三姐
妹十分惊异，于是，向村子里的人问讯后得知，原来
秦始皇移山填海，杀了龙虾公主，从此，龙王爷就跟
张家界结下了恩怨，龙王锁了盐库，不让张家界的
人吃盐，人们疾病缠身。三姐妹十分同情他们，于
是决定帮大家讨盐。然而这又何等容易？在遭到
龙王多次拒绝以后，三姐妹只得从看守盐仓的蟹将
军入手，用自己酿制的花香迷倒了蟹将军，趁机将
盐仓凿穿，把所有的盐都浸入海水中。村子的人得
救了，三姐妹却被龙王变作了花树。后来，人们为
了纪念她们，就将那种花树称作“玉兰花”，而她们酿
造的花香也变成了她们自己的香味。

一树花，能有这么温暖的故事，难怪人们叫玉
兰花为迎春花、望春。多么娴雅的名字，望春好，
一眼就能望到春天的气息，一转身，已是满目绿
意，春花灿烂。清人查慎行在《满庭芳·玉兰》中说

“阆苑移根巧耐寒，此花端合雪中看。”如此看来，
雪中望春、迎春当是多么合时宜。雪中赏玉兰，仿
若步出闺阁的少女，清纯中透着融融暖意。

那年漫步江南，觅得玉兰花米粥，就透着一份
清纯香气。

主人用大米、小米、江米、莲子煮粥，熬熟后放
入玉兰鲜花，食用时加入白砂糖。用小白勺轻轻
舀起，就有一股花香泌人肺腑，入口，吸吮便化，加
之砂糖的甜味，入喉后满嘴清香甜美。当然，用鲜
虾仁、香菇、冬瓜煮汤，待熟透后加入少量玉兰鲜
花，配之以料酒、胡椒粉、鸡精等佐料，出锅前用淀
粉勾芡，一道味美绝伦的玉兰花三鲜汤就做好
了。喝过了这样的鲜汤，再去喝鲜鸡汤，总觉鸡汤
少了一味芬芳气。

芬芳气好，芬芳气能钓出人的念想。
立于北国的玉兰树下，念想江南的一味鲜香。

年三十，班里的那群孩子们，发来
他们制作的美篇，取名“突然很幸福”。
那五个字，瞬间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就像平静的湖面在微风的吹拂下
一漾一漾的，也泛起了幸福的涟漪。

肉下进锅里，水宽宽泛泛的，肉块
在大黑锅里晃晃悠悠。木柴火燃烧得
又旺又匀，“吼吼”着，似乎还有风声。
突然间，耳朵里有不可捉摸的声响，极
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
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
上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
湃。渐渐地，肉块张开了所有的毛孔，
咕咚咕咚地冒着泡，尽情地在葱、姜、蒜
和调料包中丰富着自己的灵魂，散发着
独特而又迷人的气息。空气里飘散着
浓郁的香气。一家煮肉，百家飘香；百
家煮肉，全村飘香。静谧的村庄里，那
种香味在一排排整齐的红砖青瓦上空
缭绕。贴着大红春联的大铁门敞开着，
老人在阳光下剥着绿头蒜，小孩忽上忽
下地荡着悠悠球，他们都穿得齐齐整
整，笑得舒舒心心。

围上围裙，拿起铲子，搅动着锅里
的蜂蜜。起初是鹅黄的，泛着密集的泡
泡，犹如春天阳光下的朵朵菜花。锅底
下火苗扑哗哗地，夹杂着稀疏的噼啪

声。铲子挥舞着，团团浅黄蜜浆涌动，
飘着丝丝缕缕的花香。花香在空气中
弥漫，仿佛让人置身于醉人的花海中。
搅着搅着，浅黄变成金黄，那是深秋金
丝菊的颜色。最后，将煮好的米倒入锅
中，挥动铲子翻搅，金灿灿，透亮亮，软
糯糯的甜米饭就出锅了。嫩黄到金黄，
是顺其自然的。这只需要一把不停搅
动的铲子，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但
是，搅动的是甜蜜的生活，燃烧的却是
生活的热情。

小侄女忙乎着给鸡仔们做“自助
餐”。胡萝卜切成片，西兰花掰成骨朵，
红薯剁成小块，马铃薯切成条。她边做

边嘟囔着：“过年了，没点肉可不行”，眼
睛却四下瞄着，直嚷嚷着要吃刚炸出锅
的肉丸子，拿过去直喊香，可分明给鸡
仔们加到自助餐里了，还一个劲地朝我
挤眼睛。她穿着粉底簇花的羽绒服，在
厨房里荡来荡去的，犹如阳春三月开在
枝头的桃花，花瓣在风中轻盈舞动。炊
具、模具，在她的眼里都是玩具。忙乎
完了，就奔向后院，给鸡崽们分发自助
餐去了。她忽地头一抬，手往上一摞，
鸡仔们就扑楞楞飞过去争抢。她又弯
一下腰，手往下一摊，鸡仔们又圆滚滚
跑过来哄抢。她笑了，笑得鸡崽们呼啦
一下飞跑了。

一家人围着火炉子，热热乎乎地说
笑着，空气里飘散着烤红薯的香甜味。
炉子中间，壶里的水吱吱地响着，冒着
丝丝热气。炉子和圆桌是一体的。圆
桌是红底的，浮着淡黄色藤蔓花，镶着
银边。一盘皮冻，透亮亮的，汁子烫浇
得足足的，上面飘着白里透绿的葱丝。
皮冻柔软得就像鱼在水里忽闪忽闪
的，夹到筷子上还晃来晃去的。

一方灶火，点燃的是美好生活，
照亮的是幸福人生。吃的是味，品的
是道。这味道，是最绵长、最灿烂、最
温馨、最幸福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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